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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Shandong Province, there are many worship services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The worship activities are based on the belief of the sea. The gods of its sacrifices 

can be described as extremely numerous. In addition to their old ancestors, God of Wealth, and 

heavenly grandfathers, they also sacrifice the fishermen's safety, fishing harvest closely related to 

Matsu, Hailong, Sun Xianku, four rich, days, master and many other gods, which shows the unique 

customs of the coastal area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belief ritual of the spring festival in 

the Tian heng island area of Qingdao, this paper probes into how coastal fishermen strengthen their 

sense of identity and belonging to the family and the group, and even enhance the identity of the 

villages and their living backgrounds by means of various deities and worship of various deities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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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东沿海地区春节信仰祭祀多是以海洋信仰为背景的祭拜活动，其祭祀的神灵可谓是

极其众多，除自家老祖、财神爷、天老爷外，还要祭祀于渔民安全、渔业收成密切相关的妈

祖、海龙王、孙仙姑、四财主、天老爷等诸多神灵，展现了沿海地区独特的信仰风俗。本文

通过对青岛田横岛地区春节信仰仪式的调查，探讨了沿海渔民是如何借助各种神灵信仰以及

春节时对各种神灵的拜祭增强对家族和集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甚至增强了对村落及其生活

背景的认同感的。 

1. 前    言 

山东青岛、威海、烟台等地濒临渤海，独特的地理位置孕育了特色的地域风情和风俗文

化。与农业耕种为主的内地相比较，沿海地区因其渔业生产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海神信仰系

统，青岛田横岛还产生了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祭海仪式---田横祭海节。田横祭海节是具有中

国特色的海洋文化狂欢节，是人们想摆脱对生产的繁重、生活的困境从而向神灵祈拜丰收与

生活幸福的情感表达。如果说青岛田横祭海节是“大众狂欢”的话，那渔民的春节祭祀则是

一种家族式、集体性的礼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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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仪式是一个身体经历的过程，人们的身体聚集到一个地点，开始了仪式过程”， [1]

那渔民的春节祭祀可以说是人们的身体和心灵都聚集到了一个共同点，然后开始了祭祀活动，

这种祭祀具有家族性、集体性，但并不同于村落共同体所开展的民众为获得某种资源、人脉、

礼仪关系所进行的仪式，而是一种相对纯净的“精神祈拜”仪式。 

2. 基于海神信仰的祭祀体系 

青岛田横岛位于东濒黄海，南依崂山的即墨，即墨因临近墨水河而得名。田横岛，位于

即墨市洼里乡东部海面 3.5 公里处，是面积为 1.4 平方公里的东西狭长岛屿。 这是一座历史

悠久的名岛，据《史记》记载，秦末汉初刘邦称帝，遣使诏齐王田横降，田横在赴洛阳途中

自刎。岛上 500 将士闻此噩耗，集体挥刀殉节，世人感 500 将士之忠烈，遂命名此岛为田横

岛。 [2]  

海洋不同于陆地，其受气候、海风等自然力影响较大，变化莫测，渔业生产因此具有不

稳定性。在这种不安定的环境中人们对平安祥和的需求极为迫切，这种心理使他们依赖信仰

的意志更为强烈。于是为了求得生存平安便将精神、心灵寄托于神灵，以祈求平安幸福，海

洋祭祀体系便有了其构建的前提和条件。 

田横地区春节时祭祀的神灵可谓是极其众多，除了自家老祖，即已去世先辈和财神爷、

天老爷外，还要祭祀于渔民安全、收成密切相关的妈祖、海龙王、孙仙姑、四财主、天老爷

等诸多神灵。渔民的海神信仰只求其灵验性及心中慰藉，并不追求神灵的来源属性，所以

“一个人同时崇拜很多神，上午进佛庙，下午进道观，并不觉得冲突”[3]。由于神最初是由

人类的恐惧制造出来的，海神信仰从人们对海神的恐惧、崇拜发展到对海神的祈求，反映了

海神信仰的强烈的功利性，“所谓功利性是指任何形式的海神信仰都是在实用、功利目的这

一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4]。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人类为平衡和契合人与周围环

境之间的密切关系，借助仪式庆典来稳定这种密切关系，对天然富饶的力量获得相对稳定的

控制”[5]。  从总体上讲，田横地区以海洋信仰为背景的祭祀活动，是一种民俗性的，而非

宗教性的海神祭祀活动，其祭祀仪式是一种地方风俗的展现。 

3. 青岛田横春节信仰祭祀仪式过程① 

（一）恭请“老祖”过大年        每年的除夕之日，各家的妇女都在家中准备过年的菜肴及

各种供品，而在海上劳作了近一年的男性渔民们则在这合家团聚的日子里要去各家的坟茔上

恭请自己的“老祖”回家过年。笔者所调查的田横周戈庄村的村民大多姓刘，都是刘姓家族，

但谱系又有细分，亲疏关系实则不同。以前家族人口多，恭请“老祖”回家过年时大多堂兄地

多人一起去坟茔上恭请老祖，将“老祖”请到家族“家庙”，亦称“庙堂”之中进行团聚。后来文

革时期“破四旧”，“家庙”大多被损坏，接下来随着人口的减少，渔民们基本上都是各家恭请

自己的“老祖”回自己家过年，不再是一大家子人“齐伙伙”的一起请了。据刘广年老人介绍，

现在一般都是各家的男人带着自己的儿子或闺女到坟茔上去请“老祖”回家，“以前只能是男

孩跟着父亲去上坟，现在无所谓了，有小闺女的人家如果小闺女愿意跟着去，也一起带着，

这也是对老祖的恭敬，老祖看着男男女女的小孩子也觉得欢快”②。据调查，在山东内陆很多

地区，女孩现在仍然是不能跟着父辈到祖坟上去烧香、请祖的，女孩在从事的许多事情上仍

有诸多禁忌，而田横岛渔民的不同做法反应了胶东一带沿海地区渔民的思想更加的包容开放。 

  “老祖”请回家后将会被供奉在“正间”，即堂屋正北的位置，北墙上还需挂上家谱，家

谱下面的供桌上摆放“三代宗亲之位”的牌位，在牌位前摆放好各式供品，有鱼、肉、馒头等

                                                           
① 本次田野调查主要采访了田横镇周戈庄村的刘广年。 

老人，66 岁，从事海上捕鱼近 40 余年，周戈庄村民俗协会会长。 
② 讲述者：刘广年老伴，王桂珍，6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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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不能常吃到的各式美味菜肴，同时需要摆放四双碗筷，而非一双或两双。四双的含义一

来表示“成双”，二来寓意本家“人口众多”。一般人家的供奉桌需持续的正月十六日，年真正

结束后才会将其撤掉。 

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在谈论年味越来越淡，越来越没有过年的感觉时，当地渔民却说

请“老租”回家过年或其他各种祭祀仪式让他们感觉年味没有变，信仰仪式就是他们心中的年

味，在近几年有几个村还建立了庙堂，请“老祖”到家族庙堂过年，“有了家庙就又成了一大

家子人了，老祖回来有地方去，大家也都觉得亲近，特别是过年的时候，叔伯侄辈等一起拜

老祖，互相走动，特别亲近”①，由此可见信仰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仪式和实践的用途”。 

（二）面向东北迎财神     “老祖”请回家之后，便要请财神进门。请财神这一习俗全国各

地许多地方均有保留，田横地区也不例外。据刘广年老人说“农民拜财神，请财神，我们渔

民同样也要祭拜，财神是天下所有老百姓的财神”。但在田横地区，请财神的位置特别有讲

究，一定要面向东北的方向“发香火”，“请财神”。老人说因为财神住在东北方位，所以要面

向这个方位进行恭请。实际上，面向东北的主要原因可能由于我国海洋大多位于东部地区，

同时田横镇的东北海域尤其发达，渔民祖祖辈辈出海捕鱼主要朝东北方向开进。 

财神请回家后渔民们就觉得安心了许多，财神进家了，来年渔业必定有个好收成。 

（三）供拜“天老爷”    财神请回家后就要给天老爷“摆供”了，即为天老爷摆好牌位，放

好供品，有些人家也会在给天老爷摆完供品后再去门口面向东北方向恭请财神，这个次序先

后是没有严格要求的。天老爷是中国民众民间信仰的重要神灵，这个神灵并非是道教或其他

宗教中人神共一的某一信仰的主体，天老爷是没有人格化构建之神，没有具体形象，其功能

主要是保佑船家网网有收获，回回船满仓。天老爷因为其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渔民们认

为其就是“玉皇大帝”，地位尊贵，因此要在“天井”，即院子的南面为其搭建小棚屋以进行供

奉，同时还需要在小屋内摆放黄色的牌位，以示其尊贵。玉皇大帝的面前摆放一双碗筷，以

表示其一人食用所有供品。天老爷的供桌摆放好后需要在“正间”屋子朝东方向摆放绿色的

“东厨司命德之位”，其灶王爷的牌位。在灶王爷牌位前需摆放三双碗筷，据渔民说灶王爷有

两位夫人，三双碗筷必不可少。 

在田横地区，供奉“老祖”，“天老爷”，“灶王爷”都需要有牌位，而且不同的牌位有其固

定颜色，天老爷的牌位是黄色的，灶王爷的牌位是绿色的，老祖的牌位是暗红色的。据当地

渔民介绍，不同颜色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主要原因是以前渔民不识字，用颜色来区

分不同牌位主要是便于识别，以防在供摆时将其弄混。 

（四）给龙王“发香火”   田横地区春节时期祭祀的主要神灵是海龙王。佛教中有关于龙

王“勤力兴云致雨”的说法，这 一说法的兴盛主要与汉代以后佛教传入中国有关。此外在内地，

民间有向龙王祈雨的习俗，龙王因为有管理雨的功能，沿海地区渔民便把龙王当作海神崇拜，

成为渔民信仰中的最重要神灵。在即墨田横镇，30 个村中有 18 个村是渔村，每个渔村都有

龙王庙，周戈庄的龙王庙是最大的，里面供奉的是龙王、赶渔郎和女童子。龙王庙的祭祀主

要包括春节、第一次出行前的祭海以及龙王的生日。“发香火”的主要方式就是到龙王庙中去

进香祈拜，庙前燃放鞭炮，以便让龙王知晓渔民的诚心信奉。 

（五）敬奉妈祖娘娘    中国南方地区有信仰海神妈祖的习俗，而北方一带主要信奉海龙

王，但随着中国南北方文化的交流，妈祖也成为田横一带信仰的重要神灵，毗邻龙王庙的天

后宫，即妈祖庙也随之建立起来了。在田横地区妈祖神的功能意义与南方有稍许不同，据刘

广年老伴王桂珍说“妈祖娘娘能给妇女看病，妇女们有些什么小毛病都去求妈祖娘娘，你想

想要是男人去海了，女人们有个小灾小病的去求谁啊，龙王庙和妈祖庙并排挨着，龙王是男

的有些话也不好说，所以妇女都爱去求妈祖，女人之间好说话。” 通过王桂珍的讲述，我们

可以感受到妈祖在当地女性心中一方面是需要敬奉，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灵，另一方面却是她

们的知心人，将妈祖看作是与其同样能感受到其不同情感的“女人”，此时神被真正的人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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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一点区别于保佑渔民安康丰收、一直被当作神灵供奉的海龙王。过年这天，女人们由

于在家忙年，一般多由男性去妈祖庙送香火，而平时妈祖庙当地女性祈拜较多。 

去龙王庙和妈祖庙“发香火”时一般多是几家结伴一起，多以一个小家族居多。这种祭祀

活动在他们眼中就是一种神圣而严肃的仪式，具有较强的神圣感，这个仪式让他们觉得整个

家族亦或是整村渔民都是一家人，一个整体，龙王妈祖将保佑他们这个整体的平安、富足，

此时他们的归属感和集体感将大大增强。 

（六）正月初一拜“财主” 

此外，田横一带的民众还信仰狐仙四财主。狐仙信仰始于唐代，人们认为狐仙可致福祸，

此信仰在中国北方一带非常流行，体现了农业社会民众对动物崇拜的反映。在这种信仰崇拜

的基础上不免有各种神话传说产生。相传狐仙四财主长得如猫般大小，但由于其膝盖骨犹如

人一般是朝前的，这点有别于其他四条腿的动物，因为四腿动物膝盖均是朝后。四财主的主

要法力是治病，可帮渔民解除各种病痛，同时还可帮渔民避开海难，可谓是救助危难、保护

平安的神灵。据周戈庄三四十里地的地方有座南山，是当地海拔最高的一座山，在这座上的

山顶上有个山洞，相传是四财主修炼成仙的地方。在 20 世纪中期之后，由于破除迷信活动

的开展，狐仙崇拜的习俗也逐渐消失了。近些年随着四财主的信奉之俗在当地又重新兴盛起

来，田横镇渔民在年初一会争先恐后地对四财主进行祭祀，以求平安。 

敬奉天老爷，迎财神、给龙王、妈祖送香火等事情多由家中年长些的人去做，“小年轻

儿”，即未成家或刚成家的人做的较少。而初一拜“四财主”则多是年轻人的事儿，老年人一

般不参与。正月初一一大早，年轻人便结伴一起，带着黄酒去祈拜“四财主”，他们来到“四

财主”的洞前，将黄酒倒进碗里，然后嘴中念叨“四财主帮我爸爸治治 XX 病”，“帮我妈妈治

治 XX 病”，念叨完之后便离开，意思是“四财主”要往黄酒碗里放治疗其父或其母之病的药

物了，因不能偷看，只好暂时离开。过一会儿之后，年轻人便将这碗黄酒带回家中让其父母

饮用，所以祈拜过“四财爷”的年轻人都觉得祈拜之后他们的黄酒变得非常浑厚、浑浊，神灵

定是放了各种药物进去。 

现在初一拜“四财主”的风俗在当地非常兴盛，除却迷信的说法，当地渔民认为这是年轻

人对老人表达孝心和关爱之情的一种体现，里面包含的弄弄亲情和爱意值得珍藏和发扬。 

在年轻人眼中，拜“四财主”是他们这一群体在过年时的一个共同仪式，不是单纯的个人

行为，而是一种宗族式或集体进行的共同行动。因此自己堂兄弟姊妹多结伴而行，同去拜祭，

他们认为做这个事情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奔向一个共同目标，并定有其效果，心里的慰藉

和满足感大大增强了。 

（七）正月初二拜“仙姑” 

在田横一带还有仙姑的传说。仙姑姓孙，她聪明伶俐、乐于助人。成年许配之后还未过

门其丈夫便去世了，但孙姑娘生性善良主到要求去婆家伺候婆婆，但受到婆婆各种虐待，后

来自我修炼成仙经常帮助渔民躲避各种灾难，深受民众喜爱。传说她去世那年，在一条船遭

遇海难的前一天，孙姑娘托梦于船老大，使船老大及其他成员避开了海难。后来，船员们为

报救命之恩，依据船老大梦中的记忆，找到了孙姑娘的家乡，发现此村果真有孙姑娘其人，

认为孙姑娘对民众有救施、帮扶之能，是位神灵，理应受到敬重，成为保佑民众平安的仙姑。

孙仙姑是周戈庄祭祀的重要神灵，虽不是全国性普遍信仰的神灵，但对当地渔民来说其对仙

姑的信仰程度可能仅次于龙王。在周戈庄不远处还有个仙姑岛，仙姑岛上的庙宇是妇女常去

祈拜的地方。 

在田横当地一般女性会在初二，忙完年之后，有些许空闲了去拜祭“仙姑”。拜见“仙姑”

时也并不是单个人拿着供品、香、纸等物前去仙姑岛摆祭或发香火，而是多位女性相约结伴，

一同前行。正如王桂珍所言“男人过年那天去龙王庙、妈祖庙发香火，女人在家准备过年的

东西，等初二的时候，女人空闲下来了，就噶胡着一块儿（结伴一起）去拜孙仙姑。这事儿

可正式了，一块儿去拜仙姑，就是平常爱吵吵的两个人，现在也不吵吵了，挺好的，挺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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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见，春节时期的这种祭祀，用共同的情感将渔民凝聚到了一起，让他们在心灵与实

际行动上都形成了一个整体，不断衍生出新的认同感、归属感。 

总之，海神是沿海民众根据生产生活想象出来的崇敬海洋的神灵，海龙王的崇信是青岛

沿海各地各种传说的起源，后来又逐渐演化出四财爷、孙姑娘、妈祖等神灵，由此形成了完

整的海洋信仰谱系，同时这些神灵也是沿海神话和传说的载体。 

渔民所崇信的各神灵是“人类向海洋发展、开拓、利用的过程中对异己力量的崇拜，也

就是对超自然和超社会力量的崇拜”[6]，在上述海洋信仰体系中，龙王、妈祖等神灵属于全

能之神，既可求吉保平安，又可避难禳灾，同时还有保生育治疾病之功能。此外，海神信仰

可以提升族群的凝聚力，并通过相应的祭祀仪式体现出来，这些仪式“具有整合的力量，其

功能在于它将所有的人连接起来，宣扬社区中共有和相似的文化遗产，缩减社群中的差异，

并使他们的思想、情感与行为变得相近，从而有助于社会凝聚”[7]。因此便很自然地由海洋

信仰、崇祭演化出相应的庆典，正如泰勒所言“宗教仪式既有象征意义又有实际意义，其形

式会一直重复，直到内在意义发生变化为止”[8]。 

4.  讨  论 

与以农耕为主的内陆地区相比较，沿海地区的春节信仰祭祀具有其独特特征，主要表现

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信奉神祗的多样性。内陆地区在春节期间主要祭祀财神、灶神、天老爷及祖先，

而沿海地区除祭祀内陆民众信奉的神祗外，还要祭祀主管渔业生产及渔民安危的海龙王和妈

祖，可谓是多神供奉。在辞旧迎新的年节这一阈限时期，在“过年”这一“边缘礼仪”[9]进行的

时刻，由于渔业生产的特殊危险性和早期渔民对自然灾难认知的局限性，在渔民心中海龙王

等可以禳灾聚福的海洋神祗的意义远远大于其他神灵，这就是缘何渔民需在除夕之日去龙王

庙、妈祖庙摆供、“送香火”之因由。 

（二）地域性民间俗信的崇祭。除了祭祀龙王、妈祖等全能之神外，四财主、孙仙姑等

人格化的，具有地域特色的传说神灵也是春节期间渔民祭祀的重要对象，这点有别于年节时

主要祭祀财神、灶王和祖先神灵的其他地方。此外，对人格化的传说神灵的拜祭主体亦是有

一定的类别性和多样性，如祈拜四财主的主要是年轻人，拜奉四仙姑的主要是女性。至于孩

童，现在无论男女均可跟随家中父兄去龙王庙、天后宫“发香火”，去祖上坟茔请“老祖”回家

过年，亦或跟随年轻人登南山拜财主，跟奶奶妈妈婶婶去仙姑岛烧香祈福，没有严格的规则

限制。如上区别于内陆地区的种种做法反应了在多种不可预知的海洋灾害面前，胶东一带沿

海渔民信仰的包容性，男女老少期盼平安丰收的共同的、强烈的愿望，为实现祛灾祈福的目

的，在信仰祭祀中不排斥女性以及孩童参与其中。 

（三）宗族式、集体式（团体式）信仰祭祀。如果说田横祭海节在政府的支持参与下已

变成一场盛大的“狂欢节”①的话，而此地区渔民的春节祭祀多是一种宗族式的，更加真诚且

并未加入太多表演成分的一种民间信仰。随着时代的发展，体制的更新改革，家族、谱系关

系在村民生活中大多逐渐变淡，而在山东渔村这种家族谱系关系仍然十分密切，究其原因，

可知春节祭祀是勾连、固定家族关系的一种纽带，也可谓是一种小型的集体仪式。正如韩敏

所言，“全新构筑家族组织和传统仪式是农民对经济和社会变化做出的具有创造性的回应”[10]。

这种创造性的回应并不是单指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所做出的回应，同时也是为了密切家族成

员的关系所做出的一种回应。在许多家族中，叔表亲之间平时联系并不太多，他们之间的情

                                                           
① 布朗曾说：“信仰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仪式上和实践上的用途”。田横祭海节已不再是过去单纯的海洋信仰的节日，而

是成为一种海洋旅游文化盛宴，政府希望利用丰富的海洋资源和传统民俗开发旅游业，以促进经济发展，增加民众收入。

由政府参与的田横祭海节在保留了对可保佑丰收、平安的五大神祗的传统祭祀内容的同时还增加了京剧、舞狮子、扭秧歌、

撒豆舞、和驱除邪恶的傩舞等舞蹈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艺术表演、大型晚会，以及艺术品展示等多种活动。同时开拓出各

种市场以出售各式海产品和手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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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关联也并非十分密切，而春节祭祀活动则让他们重新聚集到了一起，让分离半年甚至一年

的疏离关系得到修整，对其而言这也是人生的一种特殊情感和体验。由于春节之后渔民都要

出海打渔，各自忙碌，因此春节的集聚，特别是因某种目的从事某个共同事件时，他们找到

了共同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这种心灵上的连接让渔民们在忙碌艰辛的生活之外找到了一

份心灵上的安静与满足。实际上，在渔民心中，春节信仰多已不再具有真正的“准”、“灵”之

功能，更多的则是一种美好期许与心灵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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